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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战位

“你必须很努力，才

能看上去毫不费力”

一米七六的何朋举站在“鲲鹏”庞大
的机翼下，显得特别渺小。他的国字脸被
医疗口罩包围着，只露出浑圆有神的双眼。

透过近视眼镜，何朋举细致地查看
飞机每个部件。根据这次空运任务的特
殊需求，运-20进行了构型转换。现在
他要对飞控、起落装置、照明系统等进行
重点检查，还要和机务人员共同完成其
他各项检查工作。

核对航材、工具设备，检查机组工程
指令卡是否带齐……运-20即将起飞，
何朋举进行最后一次检查。他拿出随身
携带的笔记本，将工作内容和本上的要
点一一对照。“每个过程都必须把细，疏
忽不得！”何朋举扶了扶眼镜，吐出一句
“川味”普通话。

完成空运任务刚一落地，何朋举便拿
出随身带的便携式综合检查设备，对任务
告警信息、数值变化趋势进行综合性分析。

按照规定，这类数据只需每周定期
分析一次，可何朋举坚持每次任务完毕
都要综合分析。“这样才能实时跟进，保
证不出问题！”他说。

踏实、细致、专业、全面，这是战友们
对何朋举的一致评价。很多战友会把何
朋举名字中的“朋”字错写为“鹏”，他也
欣然一笑：“我确实是托举‘鲲鹏’的人
啊。”

何朋举的军旅人生注定与运-20结
缘——他亲眼见证了“胖妞”换羽高飞变
为“鲲鹏”的每个环节，而他也和运-20
一样，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从一名
修理厂的工程师成长为首批运-20系统
工程师之一。

在四川农村长大的何朋举，从小就
比哥哥要调皮一些，干啥都有拼劲，对人
也是一副热心肠。街坊邻里们说：“这孩
子以后一定有出息！”

何朋举的父亲是一名老兵，曾在西
藏服役 7年，对部队有很深的感情。大
儿子考上兰州大学后，父亲盼着小儿子
能报考军校。2003年，19岁的何朋举考
上空军航空大学，学习火力指挥与控制
工程专业。父亲逢人就讲：“我儿子要当
军官啦！”

军校生活紧张而丰富。除了学习专
业课外，学员们还要进行高强度的体能
训练。这个国字脸、戴眼镜、性格憨厚直
爽的四川娃，刚入学不久就脱颖而
出——体能成绩出类拔萃，专业课成绩
也名列前茅。
“也没见这小子比别人刻苦啊……”

同学们心里犯了嘀咕，几乎没人知道何
朋举暗地里下的苦功有多大。

熄灯了，何朋举用被子把自己捂得严
严实实，掏出手电蜷缩在被窝里看专业书；
起床哨还没吹响，他已经提前半个小时起
床，把所有“知识点”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一次，教员说有个课题可以吸纳学
员一起参加，前提是要擅长图像处理。
为了加入课题组，“零基础”的何朋举开
始学做动画，先是花了半个月学理论，然
后就上机练操作，对着电脑软件一研究
就是三四个小时。随着近视眼镜片越来
越厚，何朋举的图像处理技能越来越高，
专业涉及领域也越来越广……

理论加实践，何朋举学到了很多书
本上学不到的知识，专业成绩更加靠
前。“你必须很努力，才能看上去毫不费
力。”每一步，何朋举都走得踏踏实实。

2007年，何朋举军校毕业。阴差阳
错，学歼击机火力控制指挥的他被分配
到运输机部队，成为一名工程师。

当时，中国的大型运输机项目已经
启动，而这名未来的运-20系统工程师，
并没有找到自己与“大运”的交叉点。他
站在了一条新的起跑线上。
“专业不对口，大不了从头学。”年轻

的特设师何朋举拿出了上学时的钻研劲
头，天天缠着老机务们给自己讲知识
点。时任修理厂指导员陈进现在还记得
这样的场景：身穿机务服的何朋举一手
拿着馒头，一手夹着资料，在各办公室之
间穿梭往返。到了吃饭时间他也不走，
一边啃馒头一边学。
“专业上不能有半点马虎，每个环

节、每项操作都要精益求精。”谈到飞机，
何朋举表情瞬间变得严肃。按照操作规
程依次完成特设装备的检查后，他还会
反复排查线路，确保万无一失。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皱纹爬上这个
年轻小伙的眼角。在一线，何朋举成长
为一名机务骨干，见证着运输机一代代
更新，也见证着部队战略投送能力一步
步增强。

“不到极致，永远不

晓得自己的潜力有多大”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2014年，何朋举接到命令——和几名

战友一起到外地跟班学习某新机型的相
关知识。此前，他只是听说这款新机正在
研发，却没有想到自己能有幸参与其中。

和轻装简行的其他战友相比，何朋举
显得笨重了很多——他在行李箱里塞了
十几本专业书籍和平时整理的数据资料。

新机采用的多种高精尖技术，属于
国内首次应用。如何成体系培养新机的
系统工程师，并无经验可循。

如何改装跨代新机型，需要何朋举
和战友们自行摸索。万丈高楼平地起。
从飞机设计原理、电子技术运用，再到系
统工程原理和逻辑控制，理论学习中的
每个细节，何朋举都细致地记录下来，夯
实基础知识。

系统工程专业还需要多种软件辅
助。从程序归纳到综合分析评估，何朋
举恨不得钻进电脑里和程序“死磕”。
“干就是了！不到极致，永远不晓得

自己的潜力有多大。”此后，何朋举先后
几次到科研院所进行理论改装和跟飞保
障。他和战友们还为新机设计定型提出
了一些针对性改进意见。
“技术需要创新，思维更要发散。思

想有碰撞，能力才有提升。”遇到解决不
了的难题，何朋举就打电话咨询新机试
飞员；为了获取更多数据资料，他还常常
抱着电脑找专家请教。

何朋举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为了
探索某系统逻辑控制方面的问题，何朋
举曾 4次登门拜访一位专家。有一次，
他把专家堵在了门口，问题一个接一个，
一个比一个深入。
“你就是个偏执狂！”那名专家虽然

嘴上不饶人，但心里很欣赏何朋举，“研
究新机，就需要有他这股子精神。”
“不懂的一定要问，脸皮一定要够

厚！”改装期间，他整理出两大本专业知
识，还提出多套新机使用维护方案。

后来，新机即将列装部队的消息传
来。多次参与改装任务的何朋举成为新
机系统工程师的第一人选。此时，何朋举
的妻子刚刚怀孕，也正需要关心照顾。妻
子打来电话：“你不要把军嫂看扁了！”

何朋举安下心来全力以赴，研究系
统、制订方案、排除故障……忙的时候，
他经常连回妻子短信的时间也没有。

凭着这股劲，何朋举和战友们攻克
了一个个技术难题，为新机列装部队进
一步夯实了基础。“地基打牢了，就不担
心房子搭不高。”他说。

2016 年 7 月，运-20 列装后的“首
秀”在一场薄雾细雨中开始。伴随着连
续低沉的轰鸣，深灰色的“鲲鹏”腾空而
起。在场的官兵们欢呼雀跃着，何朋举
一只手疯狂地挥舞着，另一只手下意识
地摸了摸不知何时湿润的眼角。
“这一刻，我们等了太久！参与完成

运-20的改装，靠的是一种信念、一种情
怀、一种忠诚！”和所有战友们一样，何朋
举激动的心情难以抑制。

“排除故障，是最好

的学习方式”

何朋举的办公室门口经常挤满了
人。“忙！”这是何朋举担任运-20系统工
程师以来最直观的感受。

为前来咨询的机务人员提出故障解
决办法，给制订飞行计划的空勤人员提
供数据参考，和工业部门进行技术对接
提出改进建议……大家笑称，系统工程
师们的办公室就像个菜市场，你来我往，
人声鼎沸，讨论的都是和“胖妞”有关的
问题。
“现在比刚开始的时候轻松多了！”

运-20刚列装时，何朋举在办公室待的
时间并不长，许多时候，他在全国各地飞
来飞去，学习、开会、搜集资料。
“上午在部队，下午奔外地，晚上又飞

到另一个地方！”因为系统工程师人数有
限，一名系统工程师分管多个系统，需要经

常到有关单位出差。一个星期往返外地多
次，这是何朋举等几名系统工程师的常态。

机务大队的战友们给系统工程师取
了个外号——“移动的数据库”，意思是他
们“内存”很大，当保障一线需要配合解决
故障问题时，能及时给出科学合理的评估。
“移动的数据库”可不是好当的。这

需要系统工程师全面涉猎新机各方面知
识，想方设法获取更多数据资料，尽全力
扩大知识范围，才能在飞机出现问题时
有针对性地提出建议。

不久前的一次排除故障经历，让何
朋举记忆犹新。那次，运-20某系统出
现问题，工厂、专家、部队三方合力，找
了几天都没探究到根源。最终，几经波
折，他们才锁定问题出现在液压泵上。

其实，刚开始排查时，何朋举就怀疑
是液压泵出了问题。可是，当时他没有
第一时间进行细致排查，理论数据不充
分，导致团队白白浪费了几天时间。
“排除故障，是最好学习方式。”挑战

越难，研究得越深入，就越能提升能力。
随后，何朋举找出了数据库中所有和液
压系统相关的资料，花了 7天时间整合
理解归纳，同时摸排探查了全部运-20
的液压系统。

现在，每排除一个故障、研究一个项
目，何朋举都会用详实的理论和数据作
为支撑，再结合实际分析制订排除故障
方案，保障效率有了明显提升。

学习、研究、总结，再学习、再研究、
再总结。系统工程师专业知识不断升级
迭代的背后，是运-20的平均无故障间
隔时间大大延长。
“新的故障模式会不断地出现，我们

也要不断地总结提炼！”尽管工作烦琐复
杂，巨大的压力令他说梦话时都在排除
故障；尽管经常出差，时不时有这样那样
的抱怨，但何朋举那颗倔强的探索之心
从未停下。他喜欢运-20系统工程师这
个富有挑战性的工作。

对话空军航空兵某师运-20系统工程师何朋举——

我 伴“ 鲲 鹏 ”腾 云 起
■本报特约通讯员 刘 书

我们的每一次飞行，都离不开系统
工程师团队的保驾护航。作为飞行员，
我们的工作是驾驶运-20参与飞行训练
等各项任务。系统工程师虽不直接操控
飞行器，但他们通过一线实地勘察和后
方数据处理，为排除故障和安全稳定飞
行提供详实准确的理论和数据支撑。

运-20列装之初，面对全新的操作

系统和全新的运行原理，应该飞多长时
间、飞什么课目、往哪里飞……当时都没
有经验可循。每次飞行训练后，我们会
尽快把遇到的情况反馈给系统工程师，
他们会给我们一一答疑解难。

如果把一线维护飞机的机务人员比
作给病人开刀动手术的“外科医生”，那
么系统工程师就好比会诊病情、提出治

疗策略的“全科医生”。每次执行大项任
务，我们都会带上系统工程师。飞行中，
他们会及时提醒我们哪些异常参数需要
引起注意，帮助我
们科学判断飞机状
态，及时解决遇到
的困难，从而更顺
利地完成任务。

飞行员眼中的系统工程师——

离 不 开 的“ 全 科 医 生 ”
■空军航空兵某团副参谋长 刘晓军

改革落实在军营·新战位新跨越

1978年，钱学森发表了一篇题为

《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的文

章，对系统工程的概念、内涵、应用前

景等作了阐释。这篇文章在当时掀起

了研究系统工程的热潮，成为中国系

统工程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时间，是伟大的作者。几十年来，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系统工程的推广

和运用已经渗透到整个社会的各个部

门，系统工程这个词也成为使用频率

最高的科技词汇之一。

2007年，中国大飞机项目正式立

项。其中，系统工程相关专业内容，也

成为大型运输机设计的重要一环。

斗转星移，日夜交替。经过数以

万计的科研人员攻关试验后，“鲲鹏”

这个古老神话里的名字，变成了一个

呼啸而来的现实。

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横空出

世。它飞得快、航程远，可在复杂气象

条件下执行各种物资和人员长距离航

空运输任务。系统工程知识的运用，

几乎贯穿了运-20设计、制造等全部

环节。与此同时，运-20系统工程师，

随之应运而生。

何朋举成为中国空军的第一批

运-20系统工程师中的一员。运-20

列装部队后，他与运-20一起上高原、

越戈壁、飞远海，并通过研究、分析、运

用各类有效资源，全方位为大国“鲲

鹏”保驾护航。

运-20系统工程师们发挥自己工

程技术管理体系的职能优势，在分析检

查故障、制订预防性措施的基础上，系

统性研究并确立相关措施办法，为大型

运输机的快速发展做出了贡献。

“鲲鹏”列装部队那一年，何朋举的大

儿子刚好出生。近4年来，他和运-20在一

起的时间，比陪伴自己的孩子多好几倍。

今年2月29日，是4年才有一次

的难得日子。那天，何朋举在朋友圈

里晒了一张运-20与儿子的合成照，

留言写的是：还有很多个4年，我愿守

护你们一起健康成长！

当
系
统
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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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大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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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战位观

夜色中，空军中校何朋举跳下车，取下蒙上水雾的眼镜，在衣
服上快速蹭了一下，开始检查飞机。运-20运输机要在凌晨4：30
准时起飞，准备工作必须尽早完成，何朋举不敢有丝毫耽搁。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空军航空兵某师出动运-20等多型
运输机，运送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和物资驰援武汉。

这是有着“鲲鹏”美誉的运-20首次执行非战争军事行动，也
是系统工程师何朋举第一次出现在新闻镜头中。

从运输机部队修理厂一名航空特种设备工程师，成长为
运-20系统工程师，何朋举完成了军旅生涯的“进阶”，托举羽翼
日益丰满的“鲲鹏”高飞远航。

战位说

运-20系统工程师，是专门负责飞机
相关技术研究、技术管理和技术支持的工
程师。近年来，部队借鉴地方先进管理经

验，设立了系统工
程师这一新岗位。

虽然系统工程
师和其他机务人员
的工作都是围着运-

20转，但两者有很大的不同。绝大多数机
务官兵是飞行保障人员，而系统工程师则属
于技术支持人员。机务人员在维护保障飞
机时遇到问题，一般采用常用或已知的方
法、程序。当他们无法解决一些问题时，就
该系统工程师出马了。

有人说，系统工程师像个会移动的
“数据库”。和机务人员按照特设、机械等

专业划分不同，系统工程师不仅需要掌握
更加系统的专业知识，还要对飞机构型数
据、故障信息数据、飞参判读数据了如指
掌。他们要利用“大数据”，研究飞机部分
系统或者整体系统性能，掌控整合系统技
术标准、设备型号、指标参数等各类有效
信息，从新的角度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武文琪、特约通讯员刘书整理）

机务人员眼中的系统工程师——

移 动 的“ 数 据 库 ”
■空军航空兵某团质量控制师 曹中军

图①：空军航空兵某师运-20运输
机高飞远航。 徐小丹摄

图②：运-20系统工程师何朋举对
飞机进行细致检查。

图③：运-20系统工程师何朋举
（右）与飞行员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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